
題目 神話的「夢幻時間」：論陳伯義的《NG 廟會》 

發表人 李青亮 

發表日期 首次，日期 2011-12-31  

評論對象

基本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NG 廟會》(展覽《出神紀》參展作品) 

作者/編創者/導演/策

展人 
陳伯義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

單位 
高雄市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發表時間 2011-11-05 

活動地點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64 號 2 樓 

完整評論

文章 

宗教活動總能營造出一種非常態、非日常的時空場域，如著名的

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或是天主教的萬金聖母聖殿慶典遊行。這

些台式的嘉年華會(carnival)，藉由神話來凝聚信仰中心，這使得神

話這個概念，在宗教神學的脈絡中，具有崇高性與權威性。於是

學者也常使用「神話」這個詞，來形容某種「大敘述」(註 1)的體

系，或者當作與集權專制主義相契合而加以撻伐，將「神話」這

詞當作貶義來運用。 

 

不過「神話」這個術語，本來在中文沒有，是沿用日本學者把西

方，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皆共用的「myth」這個字譯為「神

話」，但 myth 這字又源自古希臘語，即「所有講的故事」(註 2)。

其實原本並沒有限定為神的概念，所以「神話」的原意應該更為

廣泛，並不只是字面上所指的「神說的話」，也不是全然指向關

於神的描述。總之，應是泛指人類所講出來的故事。然而，追本

溯源回到詞彙本身，並不是為了重新找回純樸的定義，反而是為

了展開更豐富的詮釋角度。由於藝術創作的過程與神話的關係，

一方面，不只是把神話當成文化迷思來批判，同時也擷取其中未

被文明所馴化的力量，作為建構新價值的動力。 

 

例如藝術家陳伯義的攝影作品《NG 廟會》(2011)，為人間開啟了

一種特殊的時間向度，紀錄人們沉浸在廟會裡的「 NG」元素，

即電影術語「Not Good」的簡稱，但「不好」，並非指作品有著揭

露社會亂象價值判斷，倒反而比較像是欣賞著人性混著神性，神

性亦擁有人性時，所表現出來的小逗趣、小怪異、小不對勁。作

品更令人著迷的是，藝術家準確地應用了宗教活動裡「人不像人、



神不像神、鬼不像鬼、東西不像東西」的這種非常時刻，什麼事

都可能發生，東西都不在「對」的位置上。神、鬼、人、物相互

之間彼此還可以流通身份，利用攝影的真實感，有效地混亂了人

事物之間的關聯。澳大利亞原住民把這種特別的神話現象，萬物

之間流變的時刻，叫做「夢幻時間」，並且和「歷史時間」區分

出來。台灣原住民的神話就分得很清楚：在神話時代的人生和歷

史時代完全不同，不用工作、不會生病、也不會死；那時也還沒

有設立什麼儀式，也沒有什麼技術；人們可以隨意變形，變成動

物、植物、石頭等；人可與動物通婚；人們可以上天、下地府或

水府，即到另一個世界(註 3)。這與作為常態的「歷史時間」裡，

按照已被設定好的時間模式、空間編制，估量價值的原則標準皆

全然不同。 

 

令人連想到藝術家黃建亮的《世紀末台灣》(2004)，部份作品同樣

挪用廟會儀式性場景，也試圖利用攝影所虛構出來的「真實感」，

影射台灣人內心的「深層焦慮」，類比失根與盲從的社會基調。

人心隨社會亂象而浮動流竄的現象，就如同信徒們在由神靈、妖

魔鬼怪、乩童、法師、祭品、儀式等元素組合中，不由自主地崇

拜般。這種寓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支撐起了創作動機，所批

判的對象並不是宗教活動，而是企圖指涉社會價值觀中的自相矛

盾，私慾作祟的意識形態；文化失根的焦慮，盲目追捧流行符號；

或是陷入末日恐慌般迷亂，惶然無所措的生活。  

 

影像本身作為文體，當然可以深刻評論社會萬象，具有敏銳的批

判力，但影像所呈現的形象「亂度」如果全盤用社會意義的「亂

象」來解釋，則完全低估了「影像文體」自身的美學價值。兩位

的攝影文體，皆犀利地捕捉到了神話中的夢幻秩序，利用攝影的

「模擬真實」，創造了另一種屬於神話的「非邏輯」世界。不過

陳伯義《NG 廟會》裡的照片，更有意嵌入生活脈絡，有種令人會

心一笑的魅力，但這種笑絕不是一種惡意的嘲弄，而是帶來「智

識放鬆」的效果。 

 

譬如瘟神色彩濃厚的「王船祭」，籠罩著神秘嚴肅的氣氛，象徵

送瘟出海即將要焚燒的王船前面，不是雙手合十的虔誠信徒，而

是揪團郊遊的小學生們，手比 ye 笑嘻嘻地在拍團體照；或是乩童

背後的刺青很像隨意性的塗鴨；或要看又不看舞台上脫衣舞孃的

八家將；抬神橋的神職人員衣服背後寫著「應收帳款催收 

06-299X333；人神相約逛夜市的合照等，皆很自然地調侃了宗教的

神聖性。不過民間廟會隨著時代發展，早已廣告化、觀光化、卡

通化、世俗化與科幻化，廟會本身已經發展出自我解嘲的方法，

因為既然再也回不到神話時代，人們於是透過變身與搞怪，變得

不像平日的自己。正如同匿名的化妝舞會，想擺脫在「歷史時間」

的制約，寧願隨儀式鼓動亢奮的身體，放膽地釋放來自根源於每



個人深層心理的妖魔鬼怪。 

 

作品迷人之處，在於從「歷史時間」中，投射出「夢幻時間」，

甚至利用快拍這種平易近人的日常風格，企圖把「夢幻時間」變

成平日生活，成為歷史時間的範式。此區分方式合理地解釋了，

為何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神話，幾乎無法用現代科學邏輯去理解，

由於最原始的住民生活方式，消除了界限或藩籬。例如台灣原住

民的神話中，人與動植物、無機物可以自由互相轉變，葫蘆生人、

樹果或樹葉落地變人，從巨石生出猴子與老虎、蛇卵生人、人也

可以生出石頭、女人吹風即可懷孕、蟲糞或豬糞生成人或生蛇、

太陽與陶壺結婚生出一個女性的蛋 ，因為它們活在神話時代。  

 

雖然人類從前可能過慣了神話時代的日子，但如今卻已經遙遠而

不可及，但對於「夢幻時間」的渴望並沒有因此消退，傳統儀式

的繼承可說是這種懷念的痕跡。因為人間再高明的法術，也無法

把人類帶回神話時代，只能透過有限的媒介進行不斷地追憶。「藝

術作品」亦可理解為模擬再現這種「夢幻時間」的紀念品，透過

現實符號的錯置與難辨，與看不見但隱約可感的世界相溝通。  

這種對不復存在的「神話」油然而生的嚮往，回到「夢幻時間」

的熱烈慾望，反而不是把「神話」當作堅不可摧的大敘述，而是

允許萬物之間彼此變形、變通、互生、相滅的「夢幻時間」，在

發明體制與價值觀之前，沒有二元對立或矛盾的疑難。不過並非

所有參與嘉年華會的人，都能像藝術家的眼睛所見，與這種「夢

幻時間」相遇；因為若活在「歷史時間」的框架中，必然容易忽

略了來自「夢幻時間」的徵候 。 

 

若擺脫「歷史時間」而能進入「夢幻時間」並不是一種哲學想像，

而是出現在當下日常生活裡的脈絡，這便涉及到藝術實踐的操

作：此時的「夢幻時間」就不再只是想像概念，而是如何真實發

生。尼采認為，最能展演出神話「夢幻時間」的藝術類型，就是

古希臘「悲劇」(Tragoedie )，它同樣源自於宗教崇拜活動。但悲劇

比一般只強調激情迷亂的藝術還要複雜，所以不能把創作過程當

作純粹「酒神式的狂迷」來解釋。尼采讓悲劇成為兩種生命活力

元素之間的調和：阿波羅神(Apollon)與酒神(Dionysus)，被比喻為

一對感情要好的兄弟情誼，一個是清晰與秩序的意志(如具象的雕

塑)，另一個是感覺與陶醉的渴望(如無形的音樂)，相互作用以避

免彼此陷入過度放縱失控，或限定在明確的結構化中，它們是並

肩生活的兩個靈魂。若擔心這樣會造成精神分裂，那不妨乾脆將

兩者視為統一體：「醉夢中的理智」、「清晰的模糊」、「精準

的失控」，同時擁有阿波羅的「精神化的永恆性」以及酒神的「內

在原始力量」。 

 

尼采把神話當作可以運用藝術手法操作出來的現象，譬如酒神與



阿波羅的互動關係，生動地描述了藝術家面對世界進行創造手段

時，內心意志交戰的過程。以本文所列舉的藝術家為例，在嘉年

華會中，他們必須避免捲入慶典的氛圍，變成只是單純紀錄朝聖

的過程，像位虔誠的信徒；但又不能像無神論者，冷漠地觀看事

不關己的現象；也不能像個觀光客，只是享受愉悅激刺的快感。

藝術家所尋找的，是能夠進入「夢幻時間」的徵候，他們的作品

並不是隨機的偶遇，而是刻意地搜尋，為要穿越「歷史時間」所

設定的「對錯」、「美醜」、「好壞」等既定的價值觀。這正是

藝術家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揭示出超善惡與非道德的「夢幻時間」。 

 

但本文若光強調「夢幻時間」，似乎很容易被誤以為只是在讚揚

「藝術的虛構性」，正如把神話時代萬物相通的說法，誤以為只

是一種想像的比喻或是象徵，而不是真的會發生的事實。其實「夢

幻時間」最大的企圖是從特殊時間，成為常態時間，也就是對歷

史時間模式的全面滲透，或加以取代，即強調「藝術的真實性」。

以免藝術真的變成所謂的「天馬行空」，並不會對人們產生什麼

實際的影響力；或者把「夢幻時間」看作是對「歷史時間」一年

一度的娛興節目。二十世紀哲學對體制的「揭露」，拆穿了理性

底下受私慾擺佈的假面，曾被認為是真理般普遍有效的「歷史時

間」，並不是唯一絕對的方案。然而，這並不代表藝術家只要站

對了「解構理性」的哲學立場，或以「非理性」作為庇護，滿足

於哲學家已經提示過的假象或騙局，而不需要提出另一種「內在

的合理性」，讓「夢幻時間」得以常態化。 

 

藝術認識論是種視角主義，攝影似乎更明顯地說明了這點，只有

通過這個視角(拍攝角度的框取)，才會出現一條看不見的線把現實

世界的各種瞬間元素，編織成只有屬於它自己本身的圖式，而且

總是與一般人的眼睛所見、腦中所想的刻板印象，成競爭或辯證

關係，相信藉著藝術作品中的「夢幻時間」，所呈現的真實，能

夠提供另一種有說服力，但卻不是唯一，解釋世界的版本。 

註釋 

1. 「大敘述」(grand nartative)是由英雄(創立者、偉大的

解釋者、精神感召的領袖、殉道者)、神 聖的教條(聲

明、宣言、憲法)與儀式(誓言、頌歌、禮儀、節日)

等組成的一套信仰體系。恩格爾 (Engel Ahn)等著，

張明貴譯(1981)。《意識形態與現代政治》。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頁 10。 

2. 李福清(1998)。《從神話到鬼話 : 臺灣原住民神話故

事比較硏究》。臺中市 : 晨星發行 臺北 市 : 知己

總經銷，頁 33-34。 

3. 《從神話到鬼話 : 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硏

究》，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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